
画咳嗽记

因为我前写过《画鼻涕记》，继

续涉及五官范围，此文似姊妹篇。
咳嗽非才子不好画出。还以

声音借代。红梨治咳嗽，可画几颗
红梨；川贝治咳嗽，可画几颗川
贝；枇杷治咳嗽，可画枇杷；苹果
治咳嗽，可画苹果，如此类推。它
们后面都可以隐藏一两声咳嗽。
老辈子的学堂戒尺和上课钟声也

治咳嗽。
更高难度是画咳嗽后要画

痰，像倪瓒那样夜半找痰。

适当微小的咳嗽可以增加某
种谈资和风度，许多场合那男那
女，关键时咳嗽一声有画龙点睛作
用，如念报告或讲话时咳嗽。此时
干咳如上好的眉批，偶尔为之可从
容遮掩。我观察过十个女人，良家

妇女从不干咳。
假咳嗽聊度此生，真咳嗽无

法掩饰。人不是神，神是不会咳嗽
的。人一辈子太长，且必须咳嗽。
我从四十岁开始，一到晚秋入冬时
节便会面露愁容。季节性喉炎，让
我一冬天靠干咳度日。

一个人的人生档案科目里离
不了咳嗽，那是一生中必有的胸部

运动。一日咳嗽，一周咳嗽，一月
咳嗽，一年咳嗽，甚至一生咳嗽，
总有其中一种。咳嗽严重转化为
肺气肿、肺穿孔，成就沸腾的群
山。最怕是那种半辈子都咳嗽，万
声归于寂静。

鲁迅殇于咳嗽，他咳到五十

五岁；林徽因殇于咳嗽，她咳到五
十一岁；卡夫卡殇于咳嗽，他咳到
四十一岁；勃朗特殇于咳嗽，她咳
到三十八岁；萧红殇于咳嗽，她咳
到三十一岁；雪莱殇于咳嗽，他咳
到三十岁；林黛玉殇于咳嗽，年龄
待考。

纳博科夫在《洛丽塔》里说，

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
嗽、贫穷和爱。追加一项尴尬的，
痢疾拉肚子也隐瞒不了。

前面提到倪瓒有洁癖，其中
之一是烦恼于咳嗽，自己咳嗽和
别人咳嗽都不允许。有一次听到
客人咳嗽吐痰，马上坐不住，交代

童子前去找痰。寻寻觅觅，童子硬
是没找到那一湿润的感叹号，他
为这一声咳嗽，一夜无眠。遂半夜
令童子点灯。

点灯。那童子继续找。

点灯，从元朝把灯捻拨亮开
始，后来延伸到手电筒激光。

这个故事证明，人世间可以
化痰更可以画痰，如何画咳嗽？如
这样推算，咳嗽终是画不出，装咳
嗽和装痰的痰盂可以画出，人生不
美，一辈子有多少种咳嗽和痰啊，

是人生无奈之一。在古典世界里，
无奈指一种叹息，古人称“咨嗟”。

（未完待续）
茵冯杰

（连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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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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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壁门南和

南壁的下部，绘有

于阗国王及王后曹

氏的供养像。这是

整座石窟的最大亮

点。于阗国王、王后

的供养人像信息量

极大。在他们身后，

还绘制有曹氏女眷

供养像。于阗国王

李圣天的供养人

像，高达二点八二

米，在这个洞窟中

最为高大显眼。他

面容俊朗、庄严亲

切，身穿衮服，阔袖

长襟，衣襟右衽，头

戴冕旒，身后若隐

若现两条飘带。他

右手拈着一朵莲花，左手手持香炉，身体趋前。在

他衮服的左胸上部的圆环图案中，有鸟的形象，下

有龙的图案。

特别是，在他头戴的冕旒之上，还绘有一顶圆

形伞盖，伞盖的两边有两个身缠飘带的小人，正在

奋力拽拉着伞盖，使得伞盖平伸如华盖。小人十分

生动，就像是文艺复兴绘画中的两个小天使，在莫

高窟的壁画中十分罕见。在于阗国王供养人像边，

还有竖排一行字：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

可以确认，他是于阗国王李圣天也就是尉迟散跋

婆的供养人像。

在他身后，是李圣天王后曹氏的供养人像。她

是曹议金的女儿、后来的于阗国王尉迟苏罗的母

亲曹氏的画像。她头戴凤冠，装饰有步摇，穿回鹘

风格的翻领大袖大袍，身披罗巾。在她身后排列的

其他女眷供养像，有穿回鹘装的女子，也有穿汉服

的，姿态各异，花枝招展，妩媚非凡，个个都端庄秀

丽、落落大方。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很清楚，我年幼时在敦
煌生活的那些日子。

我起初是从德太子，名叫尉迟苏罗。我来自于
阗国，我的父亲是于阗国王，他被晋朝皇帝册封为
大宝于阗国王。他叫尉迟散跋婆，因心向中原，还
有一个汉名叫李圣天。在敦煌，服侍我的有一大堆
人，敦煌的节度使曹议金是我的外公，我母亲是他

的女儿。所以，我在敦煌是住在我母亲的娘家里。
这让我的父王李圣天感到安心和放心。我在敦煌
受教育，和曹氏宗亲的孩子们一起读书、玩耍。我
的几个表兄弟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他们住在城
内，那一片挨着节度使的府邸，就是曹氏宗亲的大
宅子，一片片连起来十分壮观。

那是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是最美好的时光。在
敦煌的太子庄，有我的很多亲戚，他们早就安排好
了一切，为了让我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待下来。太

子庄在敦煌的郊外，出了城，没走多远就能看到，
在一片白杨树和柳树的掩映之下，一个汉式高门
大户的屋顶突兀而起，周边有围墙，围起后，里面
就是一座庄园。庄园里还有一个小型花园，这是孩
子们和女眷们玩乐的乐园。还有谷仓、储物仓，以
及供主人居住的大宅。

无论日升日落，无论花开花谢，我都不用理

会，我在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是我童年的全部记
忆。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这里生活，那些亲戚在太
子庄内外走来走去。我怎么来到敦煌的？啊，此时，
我想到了母后在于阗刚刚生下我，身体就不好，无
法每天照看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伤寒病，高烧、
腹痛，浑身有玫瑰色的疹子，那时我才几个月大。
母后担心我会早夭，就让奶妈员娘和婢娘、祐定两
个汉族女人把我带回敦煌。

见到还在襁褓中的外孙来到敦煌，外公曹议
金非常喜欢，一边让人建造太子宅，一边在敦煌郊
区建太子庄园，另外又从凉州请来名医，给我救
治。幸亏我小时候在敦煌生活了几年，不然我就会
早夭了。我的伤寒病在敦煌治好了。可能敦煌的气
候更适合我，一直长到三岁，我又被员娘和祐定这
两个侍女带回于阗。

就这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不断在于阗和

敦煌之间游走。后来，我这个从德太子的两个弟弟
接连出生，他们是从连和琮原。从德、从连和琮原，
我们三个兄弟的少年时期，都在敦煌娘家生活，在
敦煌接受教育。敦煌的大儒很有名，他们从汉武帝
时期就从中原来到敦煌，有的是避祸，有的是迁
徙，有的是流放而来，都很有学问。加之敦煌佛寺
林立，高僧大德云集，我和两个弟弟从儒家教育和

佛学修养上都得到了学习。
我就这样慢慢长大，却不知父亲已经有隐忧。

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敦煌，这个名字由来已久。可能是大月氏人在

这里盘踞时起的名字，属于音译，到了后汉时期被
人附会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我喜欢敦煌，这里
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有河流从城外流过，灌
溉了大片农田。早在一千年前，汉武帝设置河西四

郡，敦煌就是四郡之一。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44）

四

大风雪在日落时分停息。国
师府直到掌灯时才发现两人走
失。三五卫士跌跌撞撞举起火把，

费尽周折找到了雪窝中的两个
人。他们的身体埋入雪中大半，因
为两匹马的守护才活下来。两个
人被直接抬到了大药堂。女总管
认出了昏厥的人，鼓鼓的大眼满
是惊恐，两手一拍：“我的妈呀！”
她呼来唤去，对大药堂中所有的
人做出威吓的手势，一会儿又变

得低声下气，蹑手蹑脚。她在屋子
拐角处一把揪住一个端了水盆的
药娘，在她敞开的衣怀那儿拍了
一掌，喝道：“快去喊蝎子眼和老
毒腿，就说贵人冻个半死，难保胳
膊腿了。”药娘跑开。

蝎子眼和老毒腿是沙堡岛上

对付伤冻的能手，他们曾经让一
个埋在冰雪中一天一夜的人苏
醒，将冻掉了一条腿的人救活，并
为其镶了一条假腿。两个人联手
做事：一个人把昏死的人弄醒，另
一个把醒来的人弄笑。他们咕咕
哝哝念咒一样在垂死者耳边絮叨
不停，硬是一次次将溜到阴曹地

府门口的魂灵领回。蝎子眼的一
双眼睛像悬在眼皮外一般，看人
时飞速转动，当病人危急时，这双
眼睛就凝住不动。老毒腿有一条
不会弯曲的腿，这条僵腿踩住病
人的腰背，从上到下把人踩得周
身赤红，待热气泛上来，人就转危
为安了。这会儿两个人把舒莞屏和

憨儿抬到一张榻上，搓弄不已，凑
近了昏迷不醒的人咕哝着。半晌过
去，老毒腿对一旁的女总管说：“也
许不中用了！”女总管做个威吓的

手势：“有个闪失一刀砍了你！”
蝎子眼泪花闪闪，在舒莞屏

的额上轻轻吹气儿，伸手沿肩膀
和腿根按下来，在会阴处久久停
留。老毒腿将耳朵贴在两人腹部

听了听，喊一声：“小河化冻了！”
女总管喜极而泣，说：“老天有眼
哪！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仨全
得身首异处！”话音刚落，昏睡的

两个人一齐发出长叹。蝎子眼愣
怔怔退后半步，伸手指着仰卧的
人，对女总管说：“看也！”她探头
一看，原来舒莞屏睁开眼睛，一双
黑白分明的大眼那么清澈，正缓
缓转向四周。

人转活，剩下的事情就好办
了。蝎子眼和老毒腿指挥药娘熬

药，分装在不同的大缸中，然后将
两个半死的人浸在缸里，半个钟点
换一个缸，依次浸泡下去。最后一
口缸是滚烫的，而第一口缸却是冰
冷的。两个人最终大汗淋漓，出缸
时被一床毯子包裹，随着女总管一
声“起呀”，被几个药娘抬到了一

间小屋。毯子包裹得两人只露头
脚。蝎子眼翻开他们的眼皮看了
看，说：“中也。”老毒腿点上烟锅
吸几口，伸出烙了烙他们的脚板，
见脚倏地收回，说：“无碍了。”

女总管欢天喜地，一边让人
禀报国师府，一边找来一把碎银，
塞给蝎子眼和老毒腿。憨儿喂过

两天汤药即给送走，留下舒莞屏转
入大药堂的冬房子：宽敞明亮，在
一片白蜡树中，由一条长廊连通那
排干冷的大草顶屋。舒莞屏急于
回到自己的住处，女总管板起脸：
“非不从也，实不能也。总教习大
人，您的事情由不得我。”她把一
些吃物、药钵和火罐之类堆在榻

旁，亲手料理。吃流汁时，她用一
把瓷羹饲喂，他伸手挡过，她拉着

长脸：“这可使不得！”她亲手为他
拔火罐，在他袒露的背部涂抹油
膏，一串串泪珠滴落下去，不敢抽
泣，小心地按上罐子。“等公子大
人的寒气出来时，又是活泼的人
儿了。”她抚一下他的胸部，“隆冬
天里，穿再多的棉衣，里面也得戴

个小肚兜儿。”她这样说，第二天
就取来一个彤红的棉肚兜儿，要
亲手给他系上。舒莞屏谢拒，她粗
大的鼻孔翕动不已，喷着气说：
“大人以为怎么，这是治病的药兜
儿。”说着对在鼻子上，让他嗅浓
烈的艾草气。“这兜儿里有艾绒夹
层，是驱寒扶正之物。”他只好依

从。她仔细系了，在后背那儿绾了
个蝴蝶扣儿。药娘进来端药时不

断受到呵斥：“低眉合眼放下东西
就走。胡乱睃摸什么？”后来她索
性不再让她们进屋，凡事亲力亲
为，说：“我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
蹶腚拉胯子的物件进来了！不将
门板把好，国师会把我咔嚓了！”
说着手在脖子上比画一下。

舒莞屏觉得自己一切如常。

他再次要求回府，有人却送来了那
个柳条箱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几
本书籍，还有换洗的衣物。因为入
睡很晚，仆役送来夜宵。这里的饮
食与府中大有不同，大致是食药同
源之物，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如特别调制的汤羹微辣，掺了过量

的胡椒和姜末。每个清晨必要食
用大药堂自制的补养汤盅，这种紫
花瓷制器皿用蜂蜡密封，水中煮得
滚烫，打开即是胶状浓汤，一饮而
下，有一股甜甘和些微的土腥味。
他站在窗前，庆幸这个清冷而明
澈的夜晚。好静的一刻，恍若回到
另一个地方，啊，那是吴院公的西

营。心头一热。
门被轻叩。有人禀报说国师

到来。他转身搓眼，疑惑听错。还
没等再问，人已退去，这才醒过神
来：刚刚进来的是瘦削青年。门由
一只白皙细长的手推开。“啊，国
师大人！”他觉得自己像在呻吟。
多久没见冷大人了？整整二十一

日，差不多是百日隆冬的三分之
一。一种难言的感激和思念，让他

不知如何开口。对方在烛光下端
详，伸手按按他的肩部。“冷大
人。”“不会有事的。公子是下凡的
麒麟，自有神灵护佑。哦，我是不
可救药的宿命论者，公子知道的。”
舒莞屏搬过一张软椅，又递来一杯
咖啡。冷霖渡饮一口：“还好。这个

女郎中算个老总管了，大药堂交给
她我是放心的。你在这里度过百
日，到了春天自然不同。”
“百日？”舒莞屏没有听错，声

音不觉高起来，“大人，我断不能再
待下去，病已全好。我要回去，我有
五个后生，还有，我要去辅成院当
值，面见提调。”冷霖渡为自己添一

杯咖啡，加进奶精，用一只小勺耐
心搅动：“这样的鬼天气只有咱们

这儿才有，也只有咱们才能对付
它。公子，耐心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冷大人，我不能像个

白痴一样被人侍候。我没有那么
娇弱，我自幼在吴院公身边习
武。”舒莞屏声音低沉，目光从对
方脸上移开。冷霖渡搓了一下面
颊，“啊啊”两声，退后半步：“当
然，勇气，它们一刻都不会离开
你。我想问总教习大人，你会把我
看成一个由人伺候的白痴吗？”一

句出口，舒莞屏慌慌呼叫，剧烈摇
头：“国师大人，您是大城池最操
劳的人，就因为您的夜夜不眠，才
会有这里一个又一个早晨！”
“我真该把公子的话记下来，

写入记事簿，让其成为难得的一
页。”冷霖渡嘴角挂着冷笑，“不过

你实在是言重了。本人远远说不
上宵衣旰食。你知道我是个享用
主义者，趣味多多且顽耿难易，迷
于画技和棋艺，对上好咖啡和醇酎
上瘾，花不少的银子弄来西洋奶
酪。我的不良嗜好花掉的银子使
个人账上屡屡亏空。这里多言了。
不过我想告诉公子的是，风暴肆虐

之时，日理万机的国师做了什么。
公子可有兴趣倾听？”他顿了顿，
没有等到回应，缓缓言道：“这对
我可是难得的日子。营中少有急
务，前方也在熬冬。火炉边正好深
入玩味，探究也就愈加耐烦。在隆
冬百日前三十日，我将齐国史及封
国太公世系再加研习，细部关节一

一厘清，如同猜字谜一般，难以自
拔。我将姜氏世系繁复名录做成
骨牌排列，切换挪动，数次推倒重
演，昼日颠倒，不觉东方之既白，
仍旧兴味盎然。”

舒莞屏目不转睛看着，从冷
大人微仰的鼻头和稍稍翘起的嘴

角看到了一丝孩童的顽皮。不过
这神情转瞬即逝。“西洋占星术与
紫微斗数、易理和天象奥义，倾心
日久皓首穷经，却未必入门。辅成
院，那个耳朵后边总挂着一片灰腻
的星象师，曾经准确预言了三场战
事。这人近日又言灾星异位，果然
革命党首领出洋归来，时局再添变

数。这是另一话端。我想说大公世
系与古齐之变，齐国疆界及数块飞

地。她的强盛之期不仅含纳东南
海角，且在燕山之南据有险地。而
今大城池不过是草屋簇簇，未来建
都临淄抑或东莱黄县归城自可再
议。举大事者不可偷安苟且，须得
深谋远虑，不计一时荣辱。多年来
戎马倥偬，却未敢疏失纸上经营。

在此不揣浅陋，愿向公子袒露，是
的，这或为迷狂之举，然而却是一
心要做的大事。”

（未完待续）


